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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踏著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腳步，全面進入人類社會的敍事。如今疫情在全球

肆虐，造成百萬人感染、上萬人死亡，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及社會經濟災難。何大一是亞倫·

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創始人、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醫學院教授，早在冠狀病毒從新世紀初開始出現，他和研究團隊就投入求索與抗衡的

研發之中。此前，何大一因對研究抗擊艾滋病作出的重大貢獻而舉世聞名，他是艾滋病雞尾

酒療法的主要發明人，1996 年底他被評為《時代》週刊年度風雲人物。之後何大一花了近

二十年時間對冠狀病毒防疫進行深入研究，其間，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新冠

肺炎先後暴發並全球蔓延，何大一希望找到應對冠狀病毒的科學解決方案。美國當地時間

2020 年 4 月 5 日，全球已有 120 萬例新冠病毒病例，其中約有 25%在美國。紐約州是受

新冠病毒襲擊最嚴重的州，病毒已經奪去這個經濟繁榮之州 3500 多人的生命。醫學專家們

公認，要想控制住此次流行病，必須截斷大約三分之二的感染鏈。由於迄今為止尚未出現有

效的疫苗，人們無法完全保護自己不受感染，因此要有 60%-70%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有抗

體後，病毒才會難以蔓延。公共衛生專家說，情況將變得更糟，不僅對紐約，對美國其他地

區也是如此。4 月 5 日，週末。暫離哥倫比亞大學回家休息的何大一，接受了《財經》記者

獨家電話專訪。 

 

在 2003 年非典疫情期間，何大一曾擔任北京、香港和臺灣地區的專家顧

問。17 年之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自 2020 年 2 月起，何大一負責一

個關於新冠藥物及抗體的研發項目，用四種方法來開發藥物或抗體。馬雲

基金會提供了 210 萬美元資金供何大一領導的 4 個團隊分享，另一家中國

互聯網巨頭企業實際控制人的家族基金，承諾再提供 100 萬美元的研究資

助。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哥大的科學家將與中國學術研究人員合作，目

前相關研究正在有序推進中。 

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何大一表示，儘管自 2003 年非典疫情暴發以來，

我們就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冠狀病毒，但直到現在，有關冠狀病毒的許

多基因我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這次疫情會讓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強。但

目前為止，我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有些感染者沒

什麼事，有些人卻病得很嚴重？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有

多少是由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如果病

毒具有破壞性，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如果是免疫系

統的內部炎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損傷，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我

們需要理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

策略。 

在何大一看來，中國要想讓無症狀感染者徹底消失，至少要再堅持一個月。

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在全球鋪開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就會壓平



美國紐約、加州和西歐很多國家的疫情增長曲線。他指出，如果放任疫情

一波一波地蔓延，然後啟動實施“禁足令”（shelter-in-place）、保持社

交距離，這樣毫無意義。坐等疫情一波波地蔓延，只能不斷拖長防控疫情

的時間線。現在需要的是全球同步行動，仿效實行抗疫的中國模式，尤其

是“武漢式隔離”，那樣疫情才會更早被控制住，它能挽救更多生命，也

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 

就在《財經》此次專訪進行中，有消息傳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近日

宣佈日本進入“緊急狀態”。根據日本 2020 年 3 月修訂的一項法律，如果

新冠病毒疫情對生命構成“嚴重危險”，其迅速蔓延可能對經濟產生巨大

影響，那麼首相可以宣佈全日本進入“緊急狀態”。此舉將使受災嚴重地

區的政府機構有更多權力要求人們呆在家裏、取消公共活動、關閉學校和

其他公共設施。 

何大一在接受專訪時多次強調，此次疫情尚處早期階段，全球必須高度重

視並認真應對，以免更多人無辜受害。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所進行的冠狀病

毒研究，或將為全球提供有效助力。       

全球疫情尚在早期階段 

《財經》：2020 年開始，新冠肺炎病毒襲卷而來，很多人都驚歎這種人類

前所未見的病毒帶來的衝擊也是史上所未見，你有同感嗎？ 

何大一：確實是。一切發生的太快了。一個月前紐約州宣佈第一例確診病

例，現在紐約市的累計確診病例已經超過武漢市。我從未見過（疫情）發

展如此之快。艾滋病這種全球性的傳染病規模巨大，（自 1981 年發現首例

艾滋病以來）全世界已有 2000 萬人死於艾滋病，但這是一個緩慢積累的過

程。它是一種慢性病，不像新冠肺炎病毒來勢迅猛。 

《財經》：最近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首次超過 10 萬例，累計確診病例

數已超過 120 萬例。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國受到第一波衝擊後，韓

國、意大利和美國迎來另一波衝擊，現在疫情在全球蔓延處於什麼狀態？  

何大一：中國之後，疫情已經帶來了好幾波衝擊。伊朗和韓國大約在同一

時間疫情暴發，然後是意大利，其它西歐國家緊隨其後，沒過多久就輪到

了美國。美國國土如此遼闊，疫情不會多地同步發生——最先疫情在西海

岸暴發，然後進軍東海岸，現在紐約成為重災區。美國另一些城市，包括

底特律、新奧爾良、芝加哥等則正在邁向更大的危機，而也有很多地區尚

未發生疫情的嚴重暴發。所以疫情波動的狀態是：快速交替，持續行進。

現在最讓人擔心就是疫情蔓延到那些資源貧乏的地區—— 非洲、南美洲的

一些國家、印度—— 儘管最近印度有了全國範圍的應對，這很好，但考慮

到其資源匱乏的程度和人口的密度，新冠肺炎疫情在這些國家會帶來怎樣

的災難，讓人憂慮。 



《財經》：我在美國感同身受，似乎就是會不斷出現新的疫情熱點，死亡

人數從一個高點邁向另一個高點，感覺災難沒有盡頭……。 

何大一：就整體而言我想說的是，在全球範圍內，現在疫情仍處於早期階

段，很多國家甚至還未開始經歷新冠病毒的社區擴散和指數增長。令人不

安的是那些國家會陸續觸發警報。雖然中國、韓國等一些國家疫情已開始

得到控制，但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很難完全實現正常化。這是

我們所陷入的境地。  

全球應同步仿效“武漢式隔離”  

《財經》：在中國本土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之際，圍繞著新冠病毒仍有很

多的未知。有人擔心，中國是否會面臨第二波疫情或者第一波疫情回潮反

彈？  

何大一：幾周前，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包括武

漢和整個湖北都只有零星的社區病例。這一成就值得稱道。問題是，中國

經濟如此依賴全球貿易和全球互動，當中國的周邊鄰國都還在生病、身陷

疫情時，中國如何復工？經濟如何回歸正常？更何況中國境內確診案例仍

未禁絕，如果過於放鬆，中國絕大多數人仍容易染上新冠肺炎，因為只有

小部分曾經感染的人可能已經產生了免疫力。因此，在與中國互動的世界

大部分地區疫情得以控制之前，中國似乎無法放鬆。  

《財經》：醫學專家們認為，當前中國仍然面臨著兩個潛在的威脅，一個

是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播，另外一個是境外輸入病例產生的關聯病例。  

何大一：對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播，如果中國能繼續採取嚴厲措施，那些殘

存的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將會逐漸減少。但問題是，還要等多長時間？中

國人已然熬過了兩個月非常嚴苛的時光，人們渴望恢復常態。每個人都想

重返正常的經濟之中。但要徹底讓無症狀感染者消失，中國必須再繼續堅

持一個月，至少一個月。為了這一小部分無症狀感染者，如此大動干戈非

常困難。中國經濟非常依賴全球互動，總會有人入境，也會有人逃脫篩查，

非常棘手。 

想當初，如果這個地球上的人更有智慧也更有緊迫感，就會在武漢封城時，

把整個世界也都封上，這樣的話，現在這個大流行病可能就接近滅絕了。

當然，沒人能夠預測未來。現在，眼看著疫情從第二波到第三波、第四波，

送走一波又迎來一波。我認為，不僅美國應該好好地隔離一個月或六個星

期的時間，整個世界都要隔離封鎖起來，這樣疫情不同步的現象就不再存

在。  

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武漢“封城”，隨後湖北也實行嚴厲的封鎖和

隔離措施，再擴大到全國。在 6 至 8 周後中國新冠肺炎確診數字有效降低，

壓平了疫情的增長曲線，中國的確診病例與歐美相比，數量很少。武漢、

湖北直至整個中國的其他地區，疫情都得到了控制。如果現在全球鋪開這



樣的措施，實行嚴厲的“武漢式隔離”，就會壓平美國紐約、加州和西歐

的疫情增長曲線；那些疫情尚未開始暴發的國家和地區，其疫情增長曲線

也將保持水平狀態，就像中國江蘇或山東等省份一樣。  

《財經》：因此不是哪個國家要借鑒中國抗疫的“武漢式隔離”模式，而

是全球應當共同採取類似的行動？  

何大一：“我們”現在要共同忍受、渡過難關，提早結束黑暗的日子。“我

們”不僅指美國，同時指全世界。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然後啟動實施

“禁足令”（shelter-in-place）、保持社交距離，這樣毫無意義。尚未被

疫情嚴重打擊的地區也一定不能讓疫情增長曲線上升。如果患病者的數量

不大，疫情增長曲線變平就更快捷容易。雖然是事後諸葛亮，但現在有所

作為還為時不晚。我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一個州接著一個州，一個國

家接一個國家。我們坐等疫情一波波地發生，只能不斷拖長疫情的時間線。

假設現在全球同步行動，那麼疫情會更早被控制住，它能挽救更多生命，

也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經濟生活。  

科學是全球共同的“救世主”  

《財經》：兩個月前，至少在美國，很多人仍然對保持社交距離無法理解，

也沒有真正去實施。他們認為，“武漢式隔離”導致的大規模“封城”牽

涉經濟社會等各方面。  

何大一：兩個月前，人們大約要借助“神力”才能預測未來。但現在我們

一遍遍地看到疫情蔓延的同一劇情在世界各地反復上演。因此，全球應該

如何應對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我來說，問題在於，過去美國似乎一直是全

球的領導者，而現在這已不復存在了。我們的總統甚至不能領導他所在的

國家。因此，必須由其他人填補這個空白，或者由一群世界級領導人一起

扮演這個角色。但這一點現在也沒有體現，每個國家都忙於應對自己境內

的疫情，擔心自己的經濟。若從全球角度來看，很明顯世界應該共同努力，

但這個聲音是缺失的。  

《財經》：新冠疫情蔓延下的世界，沒有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也沒有真正

見效的“美國模式”，但似乎也有人不願仿效抗疫的“中國模式”。  

何大一：美國總統的麥克聲最大。他現在呼籲本國公民戴口罩，又說他本

人決定不戴口罩，他傳遞的信息是混亂的。在疫情已然在美國全面暴發之

際，他告訴美國人民這個病毒會奇跡般地消失，這顯然沒有可信度。但是

他的麥克聲最大，還有他的追隨者。因此，整個美國採用了各種實際上行

不通的策略。  

在危機時刻，人們需要條理清晰，需要領導力，需要有專業人士做指示。

這不是美國，也不是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現實情形。比如巴西和其他一些

國家目前仍然不認真對待，所有人都會為之所累。幾個月後，巴西重蹈美

國覆轍，那時隨著北半球天氣變化對消滅毒更為有利，情況因之好轉，在



南半球的巴西疫情則會變得更糟。新冠病毒也有可能性季節性流感一樣，

在南北半球之間流竄。那麼我們就要面對這樣的現實：冠狀病毒永不消失、

一直與我們共存。明年秋天，北半球再面臨另一次病毒的威脅……因此，

全球同步行動至關重要。  

《財經》：全球疫情發展到現在這一步，我們還有機會有效防控嗎？  

何大一：兩個月前會更好，一個月前也還好，起碼現在全球同步行動要比

再遲一個月或兩個月後要好。但全球領導者的聲音缺位。作為公民，我們

必須發出強有力的聲音，共同找到一種方式共渡難關，提早走出疫情。  

《財經》：若如你所說，病毒來來回回在南北半球流竄，那它會不會比 1918

年的大流感還糟？  

何大一：那就真是太糟糕了。1918 年的大流感最終造成了四、五千萬甚至

更多的人死亡，更多的人被感染。現在的希望在於，醫學技術已如此先進，

讓我們能有辦法讓一些重病患者延續生命，維持下去，這樣死亡率並不高。

最為重要的是，科學團體和科研機構都在致力於找到解決方案。幾乎每個

生物制藥技術公司、每個醫學學術中心都在努力開發解決方案。我們能做

的就是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減緩病毒的傳播，以時間換空間，最終找到科學

的解決方案，兌現人類這一史詩級的榮譽。我們需要在疫情的攻擊中找到

至少 18 個月到 24 個月的喘息時間。鑒於科學界對解決方案的執著追求，

我想他們會有所發現，有所應用。但不要寄希望於接下來的一年左右時間

會有特效療法。他們會找到一些能提供幫助的東西，但特效解決方案要等

上更長的時間。  

《財經》：在找到可以殺死新冠病毒的藥物或者可以預防新冠病毒的疫苗

前，目前我們可以依靠的就是全面檢測？  

何大一：檢測非常有幫助。我一直說，沒有全面檢測就是盲目操作，看不

清其傳播的真實路徑就無法應對疫情的蔓延。美國過去一段時間檢測能力

嚴重不足，現在仍然需要大幅提升檢測能力。除了用聚合酶鏈式反應（PCR）

檢測方法來查找病毒之外，還需要新冠肺炎抗體的檢測技術來瞭解哪些人

被感染，哪些人康復了。所有這些有助於更具體地分析梳理各國在疫情中

的不同走勢。通過全面的檢測能力可以掌握疫情的全景從而制定策略、實

施隔離和接觸者追蹤，這些都至關重要。 

《財經》：我們剛才談到不同的國家為延緩新冠病毒高峰到來，採用了不

同的抗疫方法和策略，比如引發質疑的英國“群體免疫法”與更普遍的

“保持社交距離法”。你怎麼評價不同國家不同的疫情防控策略？ 

何大一：我認為我們應該採用所有的策略和方法，但是如果靠“群體免疫

法”的策略，那就意味著在特定的人口中已有足夠多的人被感染。實際上

我們要努力避免的正是出現大範圍的確診案例。如果在 10 個人中只有一個



人有免疫力，而你是另外那些沒有免疫力的一員，你就不會受到保護；但

當 10 個人中 9 個人有免疫力，你就受到那 9 個人的保護。就是這個辦法的

概率是約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會被感染，它意味著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

會有很多人染病、病例數量攀升，急診室告急、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告急，

醫療資源不堪重負。哪怕人口中只有 15%的住院比例、只用約 5%的 ICU

病床需求，那也太多了。 

所謂“群體免疫”，可以花 20 年的時間慢慢地、一點一點地發展群體免疫

力，其餘的人要麼被感染，要麼靠疫苗救治。但想要在一兩年內培養出足

夠的群體免疫力是不可能的。死亡率會居高不下。疫情如此急迫，不會給

你那麼長時間去培養群體免疫力。但我認為我們對英國推出的這個策略可

能有些誤解，也許他們是發出的信號，號召大家努力降低峰值或延緩峰值，

以使更多人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 

《財經》：無症狀感染的比率在各國各不相同，有數據說，美國是 25％，

冰島是 50％；同時；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在不同國家也大相徑庭。既然各國

面對的是同一病毒，病毒也沒有發生大的變異，為什麼無症狀感染的比率

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差異如此之大？ 

何大一：非常好的問題。目前已經有一些解釋，但還不夠全面。毫無疑問，

在各國蔓延的基本上是同一種病毒，有很少的變異造成的差異，但不足以

解釋新冠病毒任何性質的變化。無症狀感染的比率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反映了每個國家如何應對和管理疫情。韓國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很低，因

為韓國開展了大規模檢測，收集了許多無症狀或者症狀輕微的病例。很多

檢測是在年輕人中間進行的，死亡率肯定要低。再看意大利，他們的新冠

病毒檢測主要是在醫院進行。檢測也主要集中針對那些疾病纏身的患者和

重病患者。這樣意大利就有非常低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非常高的新冠肺

炎死亡率。美國也是一樣。在紐約，如果有人出現了咳嗽和發燒的症狀，

懷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但是卻不能去檢測；或者有人接觸了確診的新冠

肺炎患者，懷疑自己也被感染了，但沒有什麼症狀，但也不能去做檢測。

這樣紐約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非常低。同樣，紐約傾向于對住院病人進行

檢測。這樣的話，當地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現在雖然不高，但會逐漸上升。

所以，它不是對病毒本身的反映，而是對每個國家對檢測的態度和方法的

反映。 

《財經》：這是唯一的解釋嗎？ 

何大一：它解釋了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我們至今還

無法理解。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都非常高。是因為這兩

個國家人的基因有我們不太瞭解的地方嗎？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答案。這些

都是科學家們會考慮的方面，是他們可能會去尋找的線索，或者已經在尋

找線索了。因此，我們並未忽視這樣的事實，即可能存在一個重要的基因

組成部分，它解釋了種群差異對生死機率的影響。比如年齡段在 20 歲到

40 歲之間的人群中，為什麼 98%的人在此次疫情中不受影響，其餘 2%的



人卻病得一塌糊塗？這裏面可能有遺傳因素。你我都看過一些報道， 甚至

非常年輕的人也有死於新冠肺炎的。但答案還沒有出現，估計在接下來的

幾個月中，基因在疫情中起的作用會被重視，也許我們會找到答案。 

《財經》：中國武漢最初出現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時，你就有所關注。現在

疫情和對疫情的研究，與幾個月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有哪些至關

重要的問題現在還是不知道答案？ 

何大一：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儘管自 2003 年非典疫情暴發以來，我

們就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冠狀病毒，但直到現在，冠狀病毒的許多基因

我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這次疫情會讓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強。我們仍然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為什麼有些感染者沒什麼事，有些

人卻病得很嚴重？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有多少是由免疫

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如果病毒具有破壞

性，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如果是免疫系統的內部炎

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的損傷，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我們需要理

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策略。  

 


